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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征镒院士九十华诞时，我受命编辑《吴征镒文集》和《百兼杂感随忆》，两部文集出版后，

吴老说：“这是我自己给大家的一个阶段性交待吧”。从此他设想可以过“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

东窗日已红”（程颢《偶成》）的日子。

2007年，得知国家编纂《中华大典》的消息，而且《中华大典》主编任继愈先生恳请吴老来担

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主编。家人担心吴老九十高龄的身体无力担当此任，呈请任老容准。任

老回话说：“中国只有吴征镒能担此任！”又说：“让我们两个九十岁的老人一道来完成编典任务

吧。”盛情难却，吴老接下编纂《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任务。

按《中华大典》编委会的要求，我们要在1911年以前的中国古籍中辑录出有关生物学知识记

载的信息，特别要辑录生物物种的形态特征、生长（生活）习性及地理分布信息，编纂现代新型类

书。此乃承传古今、横贯中外继承中华科学文化知识的历史大任。

接下任务后，吴老全心投入编典准备，他说：要做好编典工作，一是要看得懂汉字繁体字，二

要有生物分类学、生物系统学的基本知识。所以参加编典的人员基本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分类学工作

者。为此，吴老撰写“学古文习古字与编典——略谈小学、选学、朴学、汉学”一文，又约请几位

做科学史研究的人员在他编录的编典古籍书的基础上，汇编《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暂

定引用书目。吴老为我们引路、铺路和搭桥。

吴老说：“读书首先要识字”，汉字从单音语产生单音字，没有字母，只有笔画。古代小学

用“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造字。吴老告诉我，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

吴老教我编大典

吕春朝

（1939～），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与吴老讨论编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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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编纂了一部《新部首大字典》，它是一位真正学者的苦心孤诣。常翻常查常阅，特别是带木字

旁、草字头、竹字头的字与植物有关联。我从这类字开始，深入了解字意和内涵。

吴老说：“凡读古书，需要先知历史”，有了“史识”，才能知道历史发展规律，才能从沙里

淘出金来。吴老说：“学历史要倒过来读，要抓两头带中间。”先从清朝读起，从康梁变法、辛亥

革命读起，弄明白从封建社会怎样蜕变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读古籍，要有的放矢，重点

要寻根本门科学的实物。有了吴老的这些教导，我补上了许多编典需要的基本国学知识。

吴老要我多注意清代陈梦雷（字直斋）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草木典》，他带头通

读《草木典》，教给我依据古籍文献信息考据植物物种的方法。按吴老的思路，试考据一些物种。

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中有一种“白药”，只有两条信息，一是产于大理，二是可做医马的药，

没有植物图。我调查大理产的中草药情况并查阅了我们研究所在大理一带调查中草药的资料，发现

既做医治马病而又有名称“白药”的植物，民间称青阳参，而且在民间历史很久，吴老听了调查分

析，认为是有根据。并且说：要善于从古籍中的蛛丝马迹里发现线索。

吴老对我说，要读一读《古文观止》，例如《北山移文》《滕王阁序》《阿房宫赋》《兰亭集

序》《吊古战场文》等，我都一一细读过，多少补上一些古文和国学知识欠缺。

吴老告诉我，清嘉庆朝程瑶田的《九谷考》认真从农民和实物那里学到了真知，清朝封疆大吏

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是当时中国本草学的集大成者，类似的这些古籍，要多花点时间来读。

我读了一些植物古籍，为编典添了一些基础知识，起到“磨刀不误砍柴工”的作用。

吴老自己博学渊识，国学功底深厚，辅导编典，引上路轨，还扶送一程，又一次实践了他愿以

自己肩膀给后人做人梯的承诺，在深受益教之中，我辈也深感自愧不如。

吴老安详地离开了我们，失去恩师，心中悲痛无比；失去恩师，少了编典的坚强靠山。作为吴

老的助手，唯有化悲痛为动力，在日后的编典路上，哪怕有万重荆棘，我一定要披荆斩棘，圆满完

成编典任务，以告慰吴老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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